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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州中学生刘巧
请父老乡亲帮她要回爸爸

崇州市的父老乡亲： 

你们好！我叫刘巧，家住观胜镇双桥村6组，正在蜀城中学念高中二年级。2005年12月3日，我的爸爸刘邵清因修炼法轮功被城西派出所的警察韩宇、万简、康军等非法关押到看守所。爸爸已被非法关押了210天，我都不知道爸爸到底怎么样了。自从知道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内脏器官的内幕后，我每天都在为爸爸担心。 

这200多天以来，我和妈妈、奶奶一直不断地去610办、政法委、看守所、公、检、法等部门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希望更多的工作人员了解真相，早日让我爸爸回家和我们全家团聚。可是他们不让我和爸爸见面，公安一科的龚忠还叫我奶奶去跳西江河；法制科李茂祥等人一再扬言要将爸爸非法判刑。

从6月至今，我们母女俩又多次找法院刑事审判庭，伍红庭长和胡仲贤法官只是敷衍回避我们，不给我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我真心希望他们不要再做那种偷偷摸摸非法判大法弟子的坏事。因为2004年11月30日，崇州市伪法院在审判庭非法判处28岁的大法弟子朱卫兵9年徒刑；12月1日上午10点半，大法弟子田秀云被非法判4年；12月3日10点过，32岁的大法弟子刘勇也被非法判处6年徒刑。
爸爸绝食反迫害，他们给奄奄一息的爸爸输液，把爸爸医疗卡上的钱都刷光，还说是他们花钱救爸爸。

身为修炼法轮功之家的一员，我亲身体会到了，也目睹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母亲修炼前患有多种疑难病症，四处求医无效，家里的积蓄花光了，人却一天不如一天；父亲是崇州市养路段道班工人，因染上酒瘾、牌瘾成天想喝酒、打麻将，更不想做家务，母亲常常与他吵架。父亲思想狭隘，很多事想不通，还长期失眠，身体很虚弱，经常伤风感冒打针吃药，由于熬沥青铺路还落下全身瘙痒的病痛，长期吃药打针也不见效。97年8月，母亲喜得大法，修炼一个多月后，所有的病都不治而愈，而且感到身心轻松、自在、坦然，脾气也变的温和。父亲看到母亲在极短的时间内身心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也开始学法修炼，我也跟着炼了。我和爸爸以前几乎每月都得重感冒，现在再也不用每月打针吃药了。父亲自修炼大法后，所有的病症都不见了，戒掉了一切不良瘾好，事事处处都为别人考虑，心胸也变的开阔。在单位干活勤勤恳恳，下班、节假日在家都争着做家务，母亲则精力充沛的出去打工挣钱贴补家用。爷爷、奶奶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困难了。不光是父母之间不争吵了，和睦了，我们和左右邻里、亲朋好友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但是，99年“7.20”开始的中共对法轮功的大规模的迫害打破了我们幸福的生活。这几年中母亲不断遭受迫害，被非法关押过（明慧网2006年6月21日有详细的文章讲述恶党对母亲的迫害）。
2000年5月，父母因不肯在“不炼功保证”上签

字，崇州市公安局一科张水泉就指使城东派出所高某某等人非法抄家，把我父母抓入崇州市派出所关押，12岁的我无人照管，我一个人生活了18天，为了不让爸爸妈妈担心，我都把自己的事安排好。2000年12月28日下午，公安局的5、6人闯进我家野蛮的把妈妈从2楼拖下来，拖烂了妈妈的衣服和袜子，我一路大哭着死死抱住妈妈，求他们一伙不要抓走妈妈，他们就狠狠的把我推倒，还叫一个女的紧紧拖住我，直到把母亲塞进车里。 

唉，这几年妈妈所历经的磨难是一言难尽的。我和父亲相依为命，担心妈妈的安危。
今年3月23日，妈妈到城东派出所了解一大法弟子被非法劫持的情况，被城东派出所恶警田实奎、陈小坤、刘增杰一伙绑架到崇州市看守所关押30天，并非法抄我家，抢走大法书，抢走现金440元。在看守所，警察指使犯人刘娟、龙素芳等7人对我妈妈拳脚相加，用塑料高跟鞋暴打妈妈和另一法轮功学员田碧英的头、脸及全身，她们还被泼冷水3天。 

爸爸被非法关押近4个月了，没有了爸爸的鼓励，妈妈又被迫害。虽然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但在艰难的30天里我真是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幸好30天后妈妈先回来了。

爸爸是一家之主，如今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信仰自由，也无法尽供养老人、教养子女的义务。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天天哀声叹气、吃不香睡不好，奶奶经常偷偷的哭，她年岁那么大了，哭瞎了眼、急出病来可怎么得了？我都不忍心看到爷爷奶奶那样伤心无助的样子，只有祈祷爸爸快点回来就好了。而且我即将上高中三年级，我的学杂费、住校费、生活费等是家里主要的支出，爷爷奶奶、父母都省吃俭用保证我的花销。现在妈妈要干家里田里的农活，没有条件另外找零工，光靠妈妈一个人真是很难支撑我继续念书的。 

尽管我们一家遭受了无法形容的迫害与痛苦，我们都不会被邪恶吓倒，也不会怨恨伤害我们的人，我们只想奉劝那些坏人赶紧悬崖勒马、弃恶从善。我希望更多的善良的父老乡亲关心我们的遭遇，帮助我找回爸爸，让我们全家早日团圆！ 

在此希望善良的家乡人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拥有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 

刘巧    
200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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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水马龙与匆匆打拼之间     愿这片绿洲为您开拓心灵的属地





【明慧网】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成的独立调查组2006年7月6日向加拿大媒体公开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


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报告中指控的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引起西方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


该两位调查员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通过对18类证据的证明和反证，得出结论，“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们得出了非常令人遗憾的结论，即指控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大规模的、违背意愿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掠取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着。”


“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报告结论部份称，“中国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执行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自从1999年以来，已把大量、但具体数字不详的法轮功良心犯处死。他们的身体器官，包括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几乎同时都被掠摘，非自愿的被摘取，然后被高价出售，有时被卖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需要等候很久才能得到自愿的器官捐赠。


报告中的数据分析，根据公开报道，在2000至2005年六年间，中国大陆境内大约进行过6万次器官移植手术，而迫害前6年间的数据为18,500次。这意味着，在迫害的六年中，有41,500个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


报告提供的证据当中包括：参与过2000余次摘取法轮功学员角膜手术的外科医生的前妻的证词，那些法轮功学员最终都会被谋杀；一位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证词；以及追查国际调查员打电话到中国医院的调查纪录。


有记者对活摘器官感到难以置信，麦特斯说，“说谎和难以置信是两回事。……之前，谁会相信（纳粹）大屠杀会发生？……”


报告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应全面调查这一情况；各国应限制公民到中国去接受器官移植；各国应抵制出席中国资助的人体器官移植学术会议等。报告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限制、监禁及严重迫害。”











▲往事不堪回首：金瑾讲述被胁迫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违心表态的经历





加拿大独立调查组确证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明慧网】1999年7月20日至今的七年中，在中共的授意下，中央电视台为抹黑法轮功制造了无数假新闻，几年来，这些假新闻被一一揭穿。


2006年6月28日，又一个假新闻在加拿大一个集会上被揭穿。出面揭穿假新闻的是移民多伦多的电脑工程师、法轮功学员金瑾。


在集会上，金瑾公开讲述了自己和家人在中国的经历。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以后，金瑾和家人就被强制送到了洗脑班，被强制“转化”。在洗脑班期间，中共掌控的中央电视台找到金瑾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施加压力，要求采访金瑾和她的家人。在失去工作和学业的威逼下，金瑾和家人被迫接受采访，违心“表态”。


金瑾后来得知，中央电视台的这一“访谈节目”不但在全国播放，还被输出到海外。


金瑾说，“这个节目最后说，‘这家人在放弃信仰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事实上，在之后的两年里，我丈夫为法轮功受迫害而上访，被非法拘留15天，被开除公职；我因为不放弃信仰，在怀孕时被解除了劳动合同。我弟弟因坚持信仰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半。每到逢年过节，我们一家都受到严密监控。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幸福生活’吗？”


金瑾说，现在央视人员说


我当初接受采访是“自愿的”，


其实自愿与否只有我自己最清楚。


我想问他们，在洗脑、胁迫和压


力下讲出的话是自愿的，还是在


自由的土地上，讲出自己的心声


是自愿的？


又一假新闻被揭穿后，人们不


禁要问：在法轮功问题上，中共


到底说过真话没有？





在自由的土地上揭穿央视假新闻





法轮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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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4日参加美国西部规模最大的国庆游行 








紧急营救





▼2006年7月4日，法轮功学员第五度参加首都华盛顿的独立日大游行





麦塔斯（右）和乔高在新闻发布会上





《九评共产党》一书全面揭开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并在全球掀起了退党大潮，至2006年7月17日已有1182万中国大陆民众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千万人退党的迅猛大潮表明中共解体已成定局。奉劝仍参与迫害者，不要执迷不悟紧跟恶党犯罪，做它的陪葬品。























